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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蜂胶是一种胶状天然产物, 是工蜂腺体分泌物、植物嫩芽和树干分泌物的混合物。蜂胶的主要功能

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酚酸类化合物和萜烯类化合物等。研究表明蜂胶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包括槲皮素、高良

姜素和山奈酚等; 酚酸类化合物包括咖啡酸、阿魏酸、p-香豆酸等; 萜烯类化合物包括单萜、二萜、三萜等。

地域、植物来源、气候、季节和蜂种等因素都会影响蜂胶的化学组成。随着对蜂胶研究的深入, 蜂胶独特的

生物活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蜂胶的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病毒、抗菌、降血

糖、降血脂、保护肝脏、抗癌及抗炎等多种生物活性的研究进展, 分析蜂胶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旨在为蜂

胶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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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olis is a gelatinous natural product, which is a mixture of worker bee gland secretions, plant shoots 

and trunk secretions. The main 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propolis are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and terpenoi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lavonoids in propolis include quercetin, galangin and kaempferol; phenolic acids include caffeic acid, 

ferulic acid and p-coumaric acid; terpenoids include monoterpenes, diterpenes and triterpenes.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plant origin, climate, season and bee species all affect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ropolis. With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propolis, the uniqu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propoli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ropoli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antioxidant, immunity-boosting,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hypoglycemic, hypolipidemic, hepatoprotective, anticancer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propoli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ropolis in food, pharmaceutical and cosmet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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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蜂胶是蜜蜂采集胶源植物树脂等分泌物与其上颚腺、

蜡腺等分泌物混合形成的胶黏性物质[1], 主要包含蜂蜡、

蜂花粉、树脂以及挥发油等成分[2]。由于产量稀少, 一个

5~6 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 100~150 g, 因此蜂胶具

有“紫色黄金”的称誉。蜂胶产地广泛, 在我国各省市和日

本、巴西、澳大利亚等区域均有分布。全世界的年产量只

有 800 t, 我国为蜂胶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年产量为 300

多 t[3]。蜂胶外形为不透明固体, 表面光滑或粗糙, 折断面

呈砂粒状, 切面与大理石外形相似, 颜色有黄褐色、棕褐

色、灰褐色、灰绿色和暗绿色等, 极少数深似黑色, 具有

特殊的芳香气味[4]。 

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来源的蜂

胶功能成分及生物活性也有所不同[4]。蜂胶功能成分种类较

多, 以黄酮类、酚酸类和萜类化合物为主[1,5]。蜂胶中的黄酮

类物质可分为 4 大类: 黄酮类物质、黄酮醇类物质、二氢黄

酮类物质和查尔酮类物质。酚酸类以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

阿魏酸为主。萜类化合物以单萜、倍半萜类、二萜类和三萜

类化合物为主。这些功能成分赋予了蜂胶多种生物学功能。

蜂胶的药用历史悠久, 在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动物

史》和 1000 多年前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均有记载[6], 近来

也被载入《中国药典》[4]和《中华本草》[6]。多项研究表明, 

蜂胶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病毒、抗菌、调节血糖血

脂、保护肝脏、抗癌以及抗炎等多种功效[4,7‒8], 因而在近年

来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研究中备受关注。 

目前, 我国的蜂胶资源利用处于起步阶段。蜂胶已被

纳入保健食品管理, 且作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的物品。随着蜂胶功能成分和生物活性的深入研究, 以蜂

胶为主的产品将成为趋势。但现如今, 围绕蜂胶功能成分

和影响因素的讨论内容仍显不足, 针对其主要生物活性总

结仍需完善, 且相关文献资源已较为陈旧。因此, 通过对

最新文献的总结, 本文综述了蜂胶的化学成分及其影响因

素和主要生物活性, 包括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病毒、

抗菌、降血糖、降血脂、保护肝脏、抗癌和抗炎症, 以期

为蜂胶相关产品的开发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1  蜂胶的化学成分和影响因素 

蜂胶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其种类与含量主要受到地

域、气候、植物源、季节及蜂种等 5 种因素的影响。 

1.1  蜂胶的化学成分 

1.1.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存在于自然界的、具有 2-苯基色

原酮结构的化合物。它们由两个苯环和一个杂环组成, 分

子中有一个酮式羰基, 以 C6-C3-C6 为基本碳架。近几年内, 

几大主要产地的蜂胶中黄酮类物质的组成见表 1。基于现

有文献结果分析, 不同地区蜂胶的黄酮类物质组成存在差

异。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芹菜素存在于绝大部分

地区如亚洲、南美洲和地中海地区, 是蜂胶中的主要黄酮

类成分; 芦丁、乔松素和柯因部分存在于亚洲、土耳其、

地中海地区; 白杨素、木犀草素、异鼠李糖、杨梅素、短

松叶素部分存在于亚洲、巴西地区; 某些黄酮类成分具有

地域特殊性, 如香木叶素仅存在土耳其地区, 金合欢素和

异鼠李糖仅存在于巴西地区, 杨梅酮、短叶松素-3-乙酸酯、

松属素和桑黄素仅存在于中国湖北, 松豆素仅存在于巴勒

斯坦、摩洛哥地区, 柚皮素仅存在于土耳其、巴勒斯坦和

摩洛哥地区。蜂胶中黄酮类物质组成的差异可能与地域、

气候、植物源、季节和蜂种有关。 

1.1.2  酚酸类 

酚酸类化合物指在一个苯环上有多个酚羟基取代的

芳香羧酸类化合物, 由于其结构中有较多的酚羟基取代, 

酚酸类化合物结构并不稳定, 容易受到水分、温度、光、

酶、酸及碱等的影响而变质[19]。近几年内, 几大主要产地

的蜂胶中酚酸类物质的组成见表 2。不同产地的蜂胶其酚

酸类物质种类存在较大差异。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和阿

魏酸存在于大部分地区, 如亚洲、南美洲和东欧, 是蜂胶

中的主要酚酸类成分; 少数香豆酸、肉桂酸及其衍生物存

在于亚洲、南美洲和希腊部分地区, 少数没食子酸存在于

巴勒斯坦、摩洛哥和希腊部分地区; 阿替匹林 C 仅存在于

巴西, 芳香酸和绿原酸仅存在于巴勒斯坦和摩洛哥地区, 

白藜芦醇和迷迭香酸仅存在于巴勒斯坦和摩洛哥地区。这

种差异可能与地域、气候和蜂种有关。 
 

表 1  蜂胶中黄酮类物质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s of flavonoids in propolis 

蜂胶产地 黄酮类物质成分 参考文献

中国湖北 
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柯因、短叶松素、异鼠李素、松属素、短叶松素

-3-乙酸酯 
[9] 

中国湖北 槲皮素、高良姜素、芹菜素、芦丁、乔松素、柯因、杨梅酮、山奈素、桑黄素 [10]  

中国河南 槲皮素、高良姜素、芹菜素、芦丁 [11]  

中国山西 槲皮素、山奈酚、芹菜素、芦丁、木犀草素、白杨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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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蜂胶产地 黄酮类物质成分 参考文献 

中国北京、保定和临沂 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芹菜素、乔松素、杨梅素 
[13]  

巴西东南部 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芹菜素、乔松素、杨梅素 

巴勒斯坦、摩洛哥 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芹菜素、芦丁、柚皮素、白菊素、松豆素 [14]  

土耳其 槲皮素、香叶木素、鼠李糖苷、异黄酮、柚皮素、白杨素 [15]  

土耳其爱琴海、黑海、安纳托利亚中部、

马尔马拉、地中海地区 
槲皮素、高良姜素、山奈酚、芹菜素、乔松素、柚皮素 [16]  

巴西 Alagoas 州 

绿蜂胶: 槲皮素、芹菜素、芦丁、乔松素、柯因、金合欢素、木犀草素 

[17] 
棕蜂胶: 槲皮素、山奈酚、芹菜素、芦丁、乔松素、柯因、异鼠李糖、木犀

草素、金合欢素 

红蜂胶: 槲皮素、山奈酚、芹菜素、芦丁、乔松素、金合欢素、异鼠李糖、

木犀草素 

保加利亚、意大利、瑞士 高良姜素、乔松素、柯因、短叶松素 [18] 

 
 

表 2  蜂胶中酚酸类物质组成 
Table 2  Compositions of phenolic acids in propolis 

蜂胶产地 酚酸类物质 参考文献 

中国湖北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 [9] 

中国国家蜂胶协会: 国产蜂胶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绿原酸、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咖啡酸苯乙酯
[20] 

酒神菊属型蜂胶: 不同国外生产厂家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绿原酸、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阿替匹林 C

中国山东、湖北、河南、江苏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阿魏酸 
[21] 

巴西(进出口企业送检样品) 香豆酸、阿替匹林 C 

中国安徽、湖北、湖南、浙江和山东 
咖啡酸、阿魏酸、异阿魏酸、3,4-二甲氧基肉桂酸、p-香豆酸、肉桂酸、咖啡

酸苄酯、咖啡酸肉桂酯和 p-香豆酸肉桂酯等 16 种物质 
[22] 

中国河南南阳 咖啡酸苯乙酯、对甲氧基肉桂酸肉桂酯 [23] 

中国云南 咖啡酸、阿魏酸、p-香豆素 [24] 

巴勒斯坦、摩洛哥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阿魏酸、绿原酸、没食子酸、p-香豆酸、芳香酸、

肉桂酸 [14]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阿魏酸、绿原酸、没食子酸、p-香豆酸、芳香酸

巴西东南部 

咖啡酸、阿魏酸、4-甲氧基肉桂酸、3,4-二甲氧基肉桂酸、3-羟基-4-甲氧基苯

甲醛、3-甲氧基-4-羟基苯丙酮、1-O,2-O-二格列酮-6-O-反式对香豆酰-β-D-吡

喃葡萄糖苷 

[25] 

土耳其 23 个不同地区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p-香豆酸、反式阿魏酸、原儿茶酸、反式肉桂酸 [26] 

土耳其 Ankara-Kazan 地区 咖啡酸、阿魏酸、肉桂酸 
[27] 

土耳其 Mugla-Marmaris 地区 阿魏酸、肉桂酸 

希腊 Nafplio、Amorgo、Crete、Kos、Lakonia、

Imathia、Arkadia 和 Corfu island 地区 

咖啡酸、咖啡酸苯乙酯、阿魏酸、熊果酸、肉桂酸、异阿魏酸、原绿酸、儿

茶素、丁香酸、原儿茶酸、没食子酸、p-香豆酸 
[28] 

西罗马尼亚不同地区 迷迭香酸、白藜芦醇 [29] 

 
1.1.3  萜烯类 

萜烯是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的天然来源碳氢化

合物, 结构复杂、种类繁多, 分子结构为异戊二烯的整数

倍, 还有不同含氧饱和程度的衍生物, 具有重要的生理活

性。近几年内, 几大主要产地的蜂胶中萜烯类物质的组成

见表 3。目前, 关于蜂胶中萜烯类物质的研究较黄酮类和

酚酸类相对较少, 基于表 3 统计结果分析, 蜂胶中半萜类

主要为 α-蒎烯和 β-蒎烯、三萜类主要为五环三萜和芳香环

三萜。各地区萜烯类物质组成存在差异, 影响蜂胶中萜烯

类物质的组成的因素可能为地区、气候、植物源和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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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蜂胶中萜烯类物质组成 
Table 3  Terpene constituents in propolis 

蜂胶产地 萜烯类物质 参考文献

中国山东、广西、云南、湖

南等 15 个地区 
单萜、倍半萜类 [30] 

土耳其 
三萜类: 齐墩果酸、岩白菜素 

[15] 
α-蒎烯、β-蒎烯和柠檬烯 

巴西东南部 单萜和倍半萜: α-蒎烯、β-蒎烯 [25] 

巴西帕拉州东北部 以半萜类和含氧单萜类为主: α-蒎烯、β-石竹烯 [31] 

非洲 二萜: 戊二烷型二萜; 三萜烯: 环芳烃三萜 [32]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 
(24E)-dammara-20,24-dien-26-al、α-香树精、24(E)-cycloart-24-ene-26-ol-3-one、

20-hydroxy-24-dammaren-3-one、龙脑香醇酮 
[33] 

澳大利亚东部 五环三萜类 [34] 

 

1.2  不同因素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1.2.1  地域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地理位置差异会造成蜂胶的化学成分含量不同。例如, 

来自蜂胶主产地吉林、山东、陕西和河南的 14 个产区的样

品经高效液相色谱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e 

graphy, HPLC)鉴定后, 其中 9 个产区的蜂胶的相似度很高, 

而来自河南的 1 批蜂胶和来自吉林的 4 批蜂胶与其他 9 个产

区的蜂胶存在一定差异[35]。巴西东南部绿色蜂胶的酚类成

分含量比巴西南部的高, 这揭示了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对

蜂胶中酚类成分含量的影响[36]。一项研究表明, 除了来自俄

罗斯和中国的样品外, 咖啡酸和对香豆酸被确定为杨树蜂

胶样品中的主要酚酸[37]。中国蜂胶和巴西绿蜂胶在总黄酮

和总酚酸的含量上差异较大, 中国蜂胶的总黄酮和总酚酸

的含量显著高于巴西绿蜂胶[38]。对来自马来西亚、巴西和

中国的 33 个蜂胶样品的总酚、黄酮和萜类含量进行检测后

发现, 不同国家的蜂胶化学成分差异明显。高含量的黄酮和

总酚是中国蜂胶的特点, 马来西亚以高含量的萜类为特征, 

巴西绿蜂胶的总酚、黄酮和萜类含量较为均衡[39]。 

1.2.2  植物来源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植物来源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蜂胶化学成分

的多样性[40‒42]。例如, 一种巴西红蜂胶提取物的主要成分

之一是古蒂芬酮 E 和黄藻素的混合物, 所以这种蜂胶的主

要植物来源很可能是藤黄科书带木属(Clusia)的一些物种。

然而, 这种巴西红蜂胶提取物还存在异黄酮。由于从未在

藤黄科(Clusiaceae)植物的树脂中发现异黄酮, 表明这种蜂

胶可能涉及其他植物来源[41]。巴西的 Itapará 蜂胶虽然含有

酒神菊属(Baccharis dracunculifolia)的典型成分山奈酚, 但

也含有咖啡酰葡萄糖苷、没食子酸甲酯、槲皮素葡萄糖醛

酸、15-乙酰氧基柏酸和异鼠李素 5 种成分, 表明除酒神菊

属外的植物也可能是 Itapará 蜂胶的树脂来源[42]。 

1.2.3  气候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不同的气候也会引起蜂胶化学成分的变化。一项研究

表明, 中国暖温带蜂胶和中国中温带蜂胶的化学成分存在

差异。中国暖温带蜂胶中多酚、酚类和白杨素的含量高于中

国中温带蜂胶。两类蜂胶的咖啡酸苄酯的含量相似[43]。除

了温度、降雨量也会影响蜂胶的化学成分。例如, 在严重干

旱期间, 巴西红蜂胶中地黄酮的浓度增加, 而在雨期急剧下

降。而巴西红蜂胶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在雨季时浓度升高[44]。 

1.2.4  季节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季节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可能是分泌树脂的主要

植物的物候变化引起的, 也可能是因可提供的主要树脂减

少的情况下, 蜜蜂开始采集替代胶源的树脂造成的。例如, 

春季时, 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蜂胶的水醇提取物中检测到

的酚类(总酚、黄酮、黄酮醇、黄烷酮和二氢黄酮醇)含量

高于冬季[45]。研究表明, 中国蜂胶醇提物中总酚、总黄酮、

黄酮-黄酮醇和黄烷酮的含量均在 7~8 月最高, 在 9 月份这

些化学成分含量大多最低[46]。 

1.2.5  蜂种对蜂胶化学成分的影响 

各种蜜蜂物种对蜂胶化学成分有较大影响。例如, 与

戈氏无刺蜂蜂胶相比, 黄纹无刺蜂蜂胶乙酸乙酯提取物中

总酚的含量较高[47]。还有研究表明来自土耳其同一个蜂场

的高加索蜂(Apis mellifera caucasica)蜂胶、卡尼颚拉蜂

(Apis mellifera carnica)蜂胶和安纳托利亚蜂(Apis mellifera 

anatolica)蜂胶的化学成分组成均不相同。在安纳托利亚蜂

和卡尼颚拉蜂采集的蜂胶样品中检出乙酸乙酯、香兰素、

十九烷、二十二烷、柚皮素和大黄酚; 在安纳托利亚蜂和

高加索蜂采集的蜂胶样品中检测到 4-乙烯基苯酚、2-甲氧

基-4-乙烯基苯酚和 1,3-苯二甲酸。此外, 在高加索蜂和卡

尼颚拉蜂蜂胶样品中检测到十八烷[48]。 

2  生物活性 

蜂胶因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酸类等物质, 具有抗氧

化、抗炎症、抗菌抗病毒和免疫调节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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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抗氧化 

研究表明, 多酚类、黄酮类、萜类等天然产物具有抗

氧化活性[50], 其机制与清除自由基、螯合金属离子、抑制氧

化酶活性等有关[51]。蜂胶富含大量上述种类物质, 因此具有

很强的抗氧化活性[47,52‒53]。邱潍[11]对河南蜂胶的乙醇提取物

和乙酸乙酯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两种

提 取 物 均 有 较 好 的 1,1- 二 苯 基 -2- 三 硝 基 苯 肼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DPPH)、2,2’-联氮-二(3-乙基-

苯并噻唑-6-磺酸)二铵盐[2,2’-azino-bis(3-ethylbenzthiozoline 

-6)-sulphonic acid, ABTS]自由基清除活性和总还原力能力, 

且醇提物的效果好于乙酸乙酯提取物, 但乙酸乙酯提取物

在总抗氧化能力体系中效果较好, 两种提取物的抗氧化能

力均随提取物浓度增加而增强。除了 DPHH 自由基和 ABTS

自由基外, 还有研究发现蜂胶的乙醇溶液具有良好的羟基

自由基清除能力[54]。 

2.2  提高免疫力 

免疫系统是一个由特殊细胞组成的复杂网络, 具有

免疫监视、免疫防御、免疫调控的功能。人体通过免疫系

统识别和清除外来物, 维持机体生理平衡。蜂胶对包括淋

巴或单核细胞系在内的免疫细胞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其可

以介导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2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

通路以及真核转录因子: 活化 T 细胞的核因子和核因子

κB[55]。另外, 蜂胶可作为佐剂参与疫苗的制作, 有增强免

疫力的作用[56‒59]。例如, 魏光河[57]发现添加了高浓度的蜂

胶佐剂和蜂胶多糖复合佐剂制作出的鸭疫里氏杆菌疫苗, 

其抗体滴度较高且维持时间较长。也有研究表明, 蜂胶还

可作为猪丹毒丝灭活疫苗[58]和鸡安卡拉病疫苗[59]的佐剂。 

2.3  抗病毒 

浙江蜂胶醇提物可能与宿主细胞的受体结合, 或直

接与病毒颗粒结合, 使病毒衣壳蛋白变性, 阻止病毒进入

宿主细胞。透射电镜图像进一步证实了蜂胶醇提物直接作

用病毒导致其膨胀破裂[60]。有研究表明, 蜂胶的乙二醇提

取物对一型单纯疱疹病毒和二型单纯疱疹病毒均有较强的

抗病毒活性[61‒63]。有学者[64]通过四甲基偶氮唑盐法测定细

胞活力评价抗病毒效果, 发现墨西哥本土的额叶蜂胶对犬

瘟热病毒有抗病毒活性。研究发现, 蜂胶具有抗 2019 冠状

病毒的潜力[65‒67]。例如, 在 SILVEIRA 等[65]的实验中, 其

给予住院治疗的成人 2019 冠状病毒病患者使用巴西绿蜂

胶提取物作为辅助治疗, 患者被分配接受标准护理加口服

400 或 800 mg/d 的绿色蜂胶, 连续 7 d。研究发现巴西绿蜂

胶可明显缩短其住院时间, 有辅助治疗 2019 冠状病毒病

患者的作用。 

2.4  抗  菌 

研究表明, 蜂胶对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和铜绿假

单胞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粪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3]。此外, 来自伊朗、韩国、新西兰、

印度、巴西、中国、乌拉圭和马来西亚的蜂胶乙醇提取物

中的咖啡酸苯乙酯对革兰氏阳性致痘细菌—痤疮丙酸杆菌

有较高的抗菌活性[68]。PETRUZZI 等[69]发现意大利蜂胶的

抗菌作用与微生物种类密切相关。对于酵母而言, 汉森氏

酵母比酿酒酵母受影响大; 对细菌而言, 蜂胶对假单胞菌

和肠杆菌属均有抑制效果, 但对植物乳杆菌无影响。蜂胶

还具有改善口腔微生物菌群和改善口气的功效[70]。有研究

表明, 使用含有蜂胶乙醇提取物的牙膏能减少可摘丙烯酸

义齿患者口腔中微生物分离株数量、龈沟出血指数、简化

口腔卫生指数和义齿菌斑数[71]。 

2.5  降血糖 

糖尿病是因胰岛素分泌缺陷或胰岛素作用障碍导致的血

糖高于正常值, 会引起心血管、神经系统和肾脏功能损害等一

系列并发症。2 型糖尿病的人数约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90%, 

是近年来一直威胁着人们健康安全的一种慢性疾病[72‒73]。研

究发现蜂胶对高血糖症有着良好的改善作用[74]。河南蜂胶

的乙醇提取物能有效抑制糖尿病昆明种小鼠肠内 α-葡萄糖

苷酶活性, 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的餐后血糖水平, 有利于血

糖水平恢复和保持血糖稳定[75]。还有研究发现, 蜂胶乙醇提

取物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 Brown Norway 大鼠早期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有改善效果, 并证实蜂胶乙醇提取物可通

过直接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降低丙二醛、活

性氧和活性氮从而减轻糖尿病[76]。 

2.6  降血脂 

高血脂症是指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水平超出正常值范围, 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

平低于正常范围的一种常见心血管疾病, 其病因是脂肪代

谢运转异常。已有研究表明蜂胶对高血脂具有改善作用[77]。

例如, 来自云南与四川的蜂胶乙醇提取物可通过提高机体

的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减轻脂质过氧化和清除自由

基来调控脂质代谢, 以及提高体内胆固醇转运蛋白(腺苷

三磷酸结合转运体 A1、腺苷三磷酸结合转运蛋白 G 超家

族成员 8、低密度脂蛋白和 B 类Ⅰ型清道夫受体)的水平来

促进胆固醇的外排[78]。IBRAHIM 等[79]发现在高胆固醇饮

食中加入阿拉伯蜂胶后可降低受试动物血清中的甘油三酯

和胆固醇水平。 

2.7  肝脏保护 

肝脏是调节代谢稳态的重要器官, 可以去除机体许

多有害化学物质, 因而肝脏也易被上述物质损伤[80]。研究

发现蜂胶对肝脏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黄海波等[81]探究蜂

胶乙醇提取物对顺铂所致肝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蜂胶灌胃

给予 SD 大鼠, 发现其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的活力,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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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氮、肌酐含量均有降低; 肝、肾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氢酶的活力, 还原型谷胱甘肽的含量均有升高; 丙

二醛、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含量均有降低, 这表明蜂胶可

以通过降低顺铂造成的氧化损伤, 从而降低顺铂对肝、肾

的损伤。GAMAL 等[82]给予 BALB/c 小鼠口服蜂胶, 发现

蜂胶通过诱导磷脂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 B-雷帕霉素靶蛋

白、转化生长因子-β/Smad2、Bcl2/BAX/P53 和一氧化氮合

酶信号通路介导活化的肝星状细胞凋亡, 改善肝脏结构, 

从而对抗 CCl4 介导的肝损伤。 

2.8  抗  癌 

有研究表明, 目前有超过 70%的抗癌化合物来源于天

然产物或天然产物的衍生物[48]。已有研究表明, 蜂胶具有

抗肿瘤活性[83]。CAMPOCCIA 等[84]研究了杨树蜂胶提取物

对人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系 HL60、人单核细胞白血病

THP-1、人骨肉瘤 MG63、小鼠成纤维细胞 L929 和人间充

质干细胞的细胞毒性和抗癌活性。结果表明, 该提取物对

肿瘤细胞, 特别是骨肉瘤细胞具有轻微的细胞毒性, 其半

抑制浓度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为

81.9~86.7 μg/mL; 人间充质干细胞对蜂胶的敏感性最低

(IC50: 258.3~287.2 μg/mL), 在 THP-1 细胞中, 蜂胶提取物

可刺激细胞凋亡 caspase3/7 活性。山东蜂胶的乙醇提取物

作用于人胰腺癌细胞系 Panc-1, 48 h 后凋亡细胞比例为

34.25%, 蜂胶通过调控上皮间质转化抑制 Panc-1 细胞迁移, 

使其在 G2/M 期阻滞, 推测蜂胶抗胰腺癌作用的机制为蜂

胶处理后激活 Panc-1 细胞中 Hippo 通路[85]。 

2.9  抗炎症 

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损伤因子所发生的防御

反应即为炎症, 是机体对于刺激的一种防御反应, 常表现

为“红、热、肿、痛”。炎症有可能导致对人体自身组织的

攻击。已有研究表明, 蜂胶具有抗炎症的作用[86]。宋美洁

等[87]通过给 ICR 小鼠灌胃中国蜂胶提取物, 发现其能显著

缓解脂多糖注射导致的乳腺组织中炎性细胞浸润并缓解乳

腺腺泡结构损伤; 其机制为有效抑制乳腺组织中炎症因子

(白介素-1β、白介素-6 和白介素-10)的释放, 并可提高小鼠

乳腺中紧密连接蛋白的 mRNA 表达, 缓解乳腺上皮细胞紧

密连接的破坏。巴西绿蜂胶中的酒神菊素通过降低白细胞

和中性粒细胞的聚集显著降低了肿瘤坏死因子 α和白介素

-1p水平廿碳烷酸类的产生, 直接影响炎症反应, 该蜂胶中

的 p-香豆酸可能通过刺激白介素-10 等调控因子的产生直

接或间接影响炎症反应[88]。 

2.10  其  他 

除了上述功能外, 蜂胶还有调节肠道菌群、修复皮肤

损伤和缓解焦虑抑郁的作用。比如, 有研究表明[89], 喂食

蜂胶补充剂的大鼠肠道菌群组成明显改善, 蜂胶对肠黏膜

损伤有修复作用。含有巴西红蜂胶的外用纳米凝胶可对紫

外线诱发的皮肤损伤具有修复作用, 预防紫外线辐射引起

的氧化性皮肤损伤[90]。蜂胶还可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治疗焦虑和抑郁引起的行为学障碍[91]。 

3  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 蜂胶的功能成分有黄酮类、酚酸类、萜烯

类等, 不同产地的蜂胶功能成分差异较大; 蜂胶丰富的功

能成分使其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 研究表明蜂胶的生物活

性包括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病毒、降血糖血脂等。未

来关于蜂胶的研究与开发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蜂

胶的成分复杂, 尚未解析透彻, 需要利用更多和更先进的

实验技术和方法鉴定蜂胶的组分。蜂胶的功能成分与其生

物活性之间的关系尚未研究透彻, 对于赋予蜂胶功能的具

体成分有待明晰; 目前已有的研究多为体外试验, 而临床

试验仍不充分, 因此还需更多临床试验的证据支持蜂胶的

有益功效; 因蜂胶在抗病毒方面的作用广泛, 故可考虑将

蜂胶作为疫苗辅助成分; 蜂胶的抗炎、抗氧化和皮肤修复

作用表明蜂胶具有改善皮肤的功效, 因此开发含有蜂胶的

化妆品十分具有可行性; 由于蜂胶在降糖、降脂、保护肝

脏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功效, 所以将蜂胶应用于功能食品

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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